
! ! ! !初夏，“上海最后的渔村”金山嘴渔
村迎旅游旺季，观海景、听海涛、品海
鲜，游客络绎不绝。如果来了老街，别忘
到渔具馆转一转，追溯澎湃千年的海渔

文化。
眼前这艘 !米长、"#$%米宽的舢舨船模，就是

渔具馆的“镇馆之宝”。高耸的桅杆篷帆、平整的甲
板船舱，还有细长的头龙篙，虽然大小只有捕鱼舢
舨的十分之一，但结构、配件却别无二致。制作这
艘舢舨船的姜品云，是“渔村最后的造船大师”。
从撑开小竹排、小划子赶海，到乘上木帆船、

舢板船捕鱼，渔村的造船史也是渔业的变迁史。&"

年前，'$岁的姜品云初学修船，接触的多是十余米
长的小舢舨，干些打打油灰，抹抹桐油的零活。
上世纪 ("年代起，渔业资源丰富，逐渐涉足

远洋生产。')(&年，姜品云和他的师傅们，造出
了上海郊区第一艘机帆船，船长 *'米、宽度 &

米、吃水 !#%米，载重量达 &" 吨，配上 '%" 匹马
力的发动机，是东海渔场中有名的带头船。造船，
关乎整个渔村安危，姜品云手脚勤快，在同龄人
中脱颖而出，被称为“云师傅”，担任造船厂厂长。
然而，时代变迁，渔村从全民出海、鱼虾满仓

的风光，到渔业萎缩、无鱼可捕的尴尬，越来越多
渔民“上岸”，造船厂也在 !"""年关闭。如今整个

渔村，会打木船的就只剩下姜品云一人。
眼见渔船逐渐消失，古稀之年的“云师傅”倍

感心酸，他想为渔村留下记忆。于是，几年前他买回
木材，拾起斧头、锯子、凿子，翻开多年前造舢舨船
的图纸，用模型方式还原一艘舢舨船：从龙骨开始，
刨锯拼接两侧船体，再造船头船尾，立起主桅，撑起
风帆，还在船艄安装舵杆……

目前，云师傅共打了 (艘船模，其中一艘还
是受上海博物馆之邀制作。!"'$年，木船模型制
作技艺入选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仍面
临失传的危险，“云师傅”希望找到年轻人，将渔
民“赶海梦”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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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船制作传承人姜品云 “造船史也是一部渔村变迁史”

! ! ! !前不久举行的端午宝山民俗文化
节罗泾系列展演活动中，罗泾十字挑花
实物展成了姑娘们最挪不开眼睛的项

目。色彩艳丽的小饰品，带有独特的传统文化气
息，令人爱不释手。
“十字挑花”是将花纹挑于小件衣饰之上，这

些衣饰皆为土布所制成，主要有“兜头手巾”“系
身钩”“肚兜”“布裙”……作为全市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罗泾十字挑花距今有 *""多年历史，却
一度濒临失传之虞，年轻一代中会挑花的寥寥无
几。究其原因，可能源于妇女地位显著提高，不
再囿于家庭一席小天地，因此会不会挑花，也不
再是判断一个“巧媳妇”的硬指标。
自元代开始，因黄道婆的传授，罗泾广种棉

花，民皆纺织，并以土布制成衣饰。为防晒、防风，
妇女在劳动中用“头巾兜头”来保护自己，称为“兜
头手巾”，开始实际上是劳动防护用品，有爱美女
子就在“兜头手巾”上配以花纹，先以颜色涂鸦，又
以色线“游花样”，后随布之“势流”挑十字形成图
案，逐步创造出罗泾特有的“十字挑花”。
今年 ("岁的陈育娥是罗泾“十字挑花”的非

遗传承人。她自小跟随外婆学习十字挑花，已有 %"

多年时间习艺。“过去会不会挑花是判断一个‘巧
媳妇’的硬指标，嫁妆里没有挑过花的头巾和围兜
是要被笑话的。”陈育娥向记者展示了几幅作品
并介绍说，罗泾“十字挑花”看似简单，实际却要
求颇高，因为既要正面全部用十字形成花样，又
要求反面形成“均匀点状”，不可混乱。十字挑花
正面与背面要求一致。基本针法有“行针”“绞针”
和“蛇脱壳”等，经过长期实践和发展，其图案已
形成了独特的表现方式，有“蝴蝶花”“鸟花”“荷
花”“腰菱花”“柏枝花”“八角花”“一根草”“攀藤
花”“瓶花”等数十种独立纹样，这些纹样都来源
于日常生活，构成整体图案的元素。
在非遗民俗文化长卷里，如何点亮非遗文化

传承的火种？据悉，罗泾镇每年投入数万元保护
十字挑花，!""+年还成立了工作室，为老艺人提
供活动场所，开展交流活动。此外，罗泾社区学校
也开办了“十字挑花”工作室，吸收了一批年轻妇
女在此学习和实践。今年 )月，罗泾“十字挑花”
还将走出国界，跟随“上海之帆”一带一路文化经
贸交流巡展团出访立陶宛等国家。经过精心挑
选，最终香囊系列、童趣系列等作品将作为首批
走向国际的展品。 本报记者 郭剑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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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 ! ! !说到上海本土戏曲，人们大多会
想到沪剧、滑稽戏。而在奉贤区，还有
一种独具特色的上海本土剧种：奉贤

山歌剧，被称为上海的第三剧种。近日，记者采
访了奉贤区南桥镇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老人。

+"岁高龄的吴美华老人看上去精神奕奕，
她演唱的山歌剧委婉动听。乍一听，山歌剧和沪
剧有些相似，但老人告诉记者，其实区别还是很
大的，特别是其中一些歌词的读音就是奉贤本
地方言，比如书读成“旭”、侬读成“挪”。

山歌剧诞生于上世纪 &"年代，它的前身，
则是奉贤地区历史悠久的“田山歌”。清末民初
在奉贤各地甚为流行，分为东乡山歌和西乡山
歌。古时奉贤地区农民在田间劳作，为了缓解疲
劳，经常会边干活边唱一些山歌小调。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格，而最为著名的《白杨村
山歌》更是被称为唯一的汉族吴语长篇叙事诗。

')&"年 %月，奉贤县成立了市郊唯一的县级

山歌剧团，吴美华老人就是首批成员之一。当时以
周群、潘勇刚等为代表的一批民间艺术家致力于
山歌剧的创作，逐步形成了以板腔、小调为主要表
现元素，融合了舞蹈、地方方言的一种表演形式，
成为了奉贤本地一种载歌载舞的独特戏曲流派。
经典曲目《摸花轿》曾在上海大世界连演 '""余
场，并灌制了 *张唱片，全国发行。但后来随着时
代变迁，山歌剧几经沉浮，再也难现往日辉煌。

吴美华说，如今山歌剧作为非遗项目加以保
护，但歌手数量逐渐萎缩，更为原生态的田山歌则
后继无人，随着老一辈山歌手纷纷故去，这种民间
艺术面临失传。为了将山歌剧传承下去，老人在南
桥江山小区开班授课，山歌剧也是作为特色教育坚
持多年，让这种传统艺术的传承有了一线曙光。最
重要的是，山歌剧和田山歌一直在民间艺人的创作
中反映世间百态、人情冷暖，这是这种艺术的生命
力所在，而创作力量的缺失是目前奉贤山歌艺术面
临的最大挑战。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孙燕

灶花传承人黄汉生 “灶头没了，希望灶花能留住乡愁”
崇
明

十锦细锣鼓传承人张洪生
“一脉单传”两度陷失传险境

! ! ! !乡野田头，客堂宅前，一条青龙起伏舞动，
双目炯然有神，口含一颗红珠，龙须随风轻摆，
嘉定菊园新区“小青龙舞龙会”送来吉祥寓意。

作为传统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风靡各地。
不过，与常见金黄、赤红等浓墨重彩的配色不
同，“菊园小青龙”身披青色土布制成的龙衣，看
上去素雅而质朴，与身着艳丽外衫的舞龙师们
鲜明对比，相映成趣。
“小青龙”历史悠久，源起清朝末年，最初是

嘉定东门的一支龙舟队。当时，有位蒲姓老夫人
酷爱观赛，每逢开赛定去庙里祈福，后来她身染
重病，无法出门观看河里的龙舟赛，其子便请人
扎出一条地上的“小青龙”，通过表演以博母笑，
尽份孝心，舞龙随之在嘉定流行。
“最多的时候，一个村就有 '"条龙！”老人

回忆，当时舞龙仪式颇为讲究，以旌旗、锣鼓为
先导，请出龙身接上龙头、龙尾，举行点睛仪式，
乡民们则会准备好喜俸，在家门口迎接。嘉定
“小青龙”还独创了龙摆尾、蛟龙漫游、头尾齐

钻、龙头钻档子等动作，活灵活现、深受喜爱。
然而，伴随娱乐活动丰富，舞龙已经不再稀

奇，观众市场逐渐萎缩。目前，整个菊园新区只有
两条龙，舞龙人的平均年龄也在 &%岁以上。同
时，小青龙的制作纯手工、技艺繁、耗时长，更加
处于后继无人的濒危状态，亟待保护。
“经济效益低，以竹编为生的手工艺人凤毛

麟角。”非遗传承人奚松林边比划边介绍，要先
将蔑竹洗净、晒干、劈开，编成 (个椭圆形筒，在
各边糊上透明油纸，拼接即成龙身，龙头、龙尾
则凸显个性和创意，最后用青布将头、身、尾连
结。“完成一条龙，通常需要七八个人，耗时半个
多月。”
“进校园、进社区多是展示表演，很难深入体

验实践。”不过，令奚松林惊喜的是，近期菊园新
区计划与上海工艺美院合作，组建“小青龙舞龙
会”大学生社团，邀请“老法师”授课，传承扎龙、
舞龙等记忆中的民俗。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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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龙传承人奚松林
期待年轻人舞起“小青龙”

! ! ! !杆秤制作、爆米花、灶花、醉蟛蜞、芦苇编
织、土布编织……在浦东新区书院镇“非遗保
护日”展示活动中，人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在都
市中已经久违了的物件和手艺。这些由书院挖
掘和申报的 !+项市、区、镇级非遗展示了南汇
沿海地区许多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历史传承，其
中不乏因为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而
日渐式微乃至面临失传的绝活。

&& 岁的哭丧哭嫁歌传承人唐秀华就告诉
记者，据查，南汇哭歌是汉族地区保存最完整
内容最丰富的哭歌，然而母亲那辈人耳熟能详
的南汇哭歌如今已少有人会唱，连她这位传承
人出嫁和嫁女儿的时候也没有机会唱哭嫁歌，
看来，哭嫁歌很快就要濒临失传了。

唐秀华是一位退休英语教师，在 '))$ 年
之前，她也并没有唱过哭嫁歌。一直到那时公
公去世，作为长媳的她需要按照书院当地习
俗，举办俗称为“开大门”的祭奠仪式，她才临
时抱佛脚，一边听母亲唱，一边拿笔纸记录歌
词，这才学会了哭丧歌。

唐秀华说，学哭丧哭嫁歌其实不难，一来两
者曲调是相同的，比较简单，二来歌词都来源于
实际生活和真情实感，平时虽然自己没有特意
学习，但母亲毕竟是这项非遗的第一代传承人，
耳濡目染，也算是有所积累。不过，她后来跟随
母亲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要想唱得好，其
实还是要花些心思、有点功底的。

唐秀华的母亲张凤仙也是阴错阳差学会
的这门技艺。年轻时，张凤仙和许多南汇沿海
地区的妇女一样，到上海市区的袜厂打工，一
边工作，一边从其他“摇袜姑娘”的随口哼唱中
听会了哭丧哭嫁歌，大家经常一边摇袜一边哼
唱，给枯燥的工作带来一些调剂。张凤仙对于
唱词特别讲究，所以，后来逐渐成了代表性的
人物，经常有人遇到家里需要办婚丧喜事时前
来讨教。!""(年，浦东哭嫁歌参加中国原生民
歌大赛获优秀传承奖，并入选上海市首批非遗
名录，张凤仙也成为市级传承人。

唐秀华常利用看望母亲的机会讨教。母亲
信口拈来，女儿随后拿起笔纸仔细记录。张凤
仙两年前已经去世，唐秀华如今翻阅资料，看
到那些记录在练习簿、信纸、广告纸反面等各
种纸张上的歌词，总会想起那些与母亲有关的
记忆，倍感温馨。

不过，她也有个遗憾，因为哭嫁歌需要母
女对唱，而自己在出嫁时还不会唱，自己的女
儿也不会唱，所以，在她自己以及女儿出嫁时，
都没唱过哭嫁歌。她和老一辈人都知道，南汇
穷苦人家借哭歌来感叹苦难命运的时代一去
不复返，特别是西式婚礼的盛行，以后，哭嫁歌
将越来越没有实用性。或许，哭丧歌还会流传
于一些专门提供丧葬服务的班子中，但像她那
样单纯为亲朋好友哭丧的歌者也将日益稀少。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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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丧哭嫁歌传承人唐秀华
时代变迁，还能传唱多少年! ! ! !在崇明区向化镇，今年 &*岁的黄汉

生是远近闻名的崇明灶花非遗传人。画了
$"多年的灶花，灶头是他的画板、锅底灰
是他的颜料，妙笔生花中，花鸟鱼虫就活

灵活现地来到了乡间的灶台上。如今，随着农村快
速城镇化，烧柴火的灶头被液化气灶代替，灶花也
淡出了崇明人的日常生活，走进了博物馆，灶花技
艺却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留。
“灶头没了，希望灶花能留住乡愁”，这句话

黄汉生经常挂在嘴边。大灶台的饭菜香，是崇明
人的集体记忆。每当炊烟从农家的柴火灶头里飘
逸而出，深褐色的棉花秸杆在红红的灶膛里劈啪

作响，饭香便溢满了整间屋子。灶花就生长在这
样接地气的饮食文化中，黄汉生回忆道，小时候
家里做饭的灶台怕烧火时秸秆烟灰从灶口飞落
到灶台的镬子或灶台上的盆碗内，所以都在灶台
与灶口间砌一垛高墙加以遮挡，墙面空着不好
看，所以每户人家都会在砌灶的时候在上面画各
种各样的图案作为装饰，这画就叫灶花。
旧时，农村对灶台十分重视，“谁家灶头没

有灶花会鄙夷为‘光头灶’，传说这种‘豆腐灶’
会惹灶君老爷生气”，而好的灶花会一直保留，
就是灶头老化了主人家也不让拆，几经修缮翻
建也要保留灶壁上的灶花图画。黄汉生从小就

喜欢画画，乡村里的小伙伴一起随便“涂两笔”，
就他画的飞鸟和花草最像。很快，年纪轻轻的黄
汉生就成了向化镇远近闻名的灶花画师。最忙
的时候，附近人家排着队请他去家里画灶花。
如今，黄汉生的头衔有很多：上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员、上海市市级灶花代表
性传承人、崇明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上海崇明
灶文化研究会理事。但黄汉生最重视的，是向化
镇向化小学的课外辅导员身份。他经常来到小
朋友中间，向该校灶花社团的孩子们传授灶花
技艺。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学习画灶花，让崇明
灶花艺术得以推广和传承。本报记者 程绩

! ! ! ! &月，崇明东滩湿地一派绿意盎然，清晨，%(
岁的金伟国蹬着套鞋、戴着袖套，专注地盯着不
远处的一群大滨鹬，嘴上叼着竹哨。正是鸻鹬类
鸟过境的高峰，这些从大洋洲远道而来的“客
人”，将在东滩湿地停留到初夏，再继续北飞。

金伟国的哨声突然响起，时而悠长时而急
促，大滨鹬以为听到了同伴的呼唤，霎那间，老
金拉动早已铺好的鸟网绳将它们捕获，带回去
给保护区工作人员作环志后再放飞。

每天，金伟国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捕获几十
至上百只不同品种的鸟，他的鸟哨绝技，在
!""(年被列入上海市非遗项目，他是理所当然
的传承人。

')&"年，金伟国出生在崇明岛东端的陈家
镇八滧村，距离金家西南方向不足千米就是长
江入海口。一直以来，崇明东滩都是“东亚—澳
大利西亚迁飞区”的重要驿站。每年秋冬季会有
雁鸭类候鸟成群结队从北方远道而来；(月到 )

月则是完成繁殖的候鸟朝南飞的季节；*月到 %

月，鸻鹬类候鸟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北迁。
陈家镇的人从小看着候鸟长大，“鸟哨”发

源于此再自然不过。“鸟哨”从最初用来捕鸟到
现在用来护鸟，金伟国也从一个捕鸟人转变成
一名坚定的“护鸟人”。
“这么多年下来，我一共也就用了两三只哨

子，却可以模仿 *"多种鸟类的叫声，黑脸琵鹭、鸻

鹬、小天鹅等鸟儿，光听叫声，我就能分辨出来。”
仔细观察金伟国的鸟哨，半截竹管镶上黄豆大小
的铜片，结构并不复杂。'!岁那年，金伟国开始跟
父亲学习吹鸟哨，用网捕鸟。为了学习鸟语，父亲
带他一起去“跑滩”，熟悉各种鸟的不同叫声。“卖
鸟的价钱随行就市，一般是 !",*"元一斤。”过去，
这是陈家镇习以为常的谋生方式。'))+年东滩鸟
类保护区成立，私下捕鸟就成了违法，金伟国毅然
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猎户”身份。
金伟国已经 %(岁，他说会一直将鸟哨吹到

退休那天，然而这个特殊的“非遗”正面临失传，
“我最担心的不是鸟哨没人学，而是怕有的人学
了不用在正道上”。 本报记者 程绩

6-7 郊野大地
责任编辑/梅璎迪 视觉设计/邵晓艳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今天是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近日，本报记者深入乡间
土路尽头、小巷通幽之处，悉心寻找
那些植根于沪郊大地历史文化沃土
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
遗项目品类丰富而独具韵味，无一
不展现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和传
承百年的文化认同。然而随着时代
的变迁，这些非遗项目正从我们的
视线中淡出，甚至濒临失传。探访
“最后的坚守者”，让这一颗颗散落
民间、蒙尘已久的文明之珠再一次
绽放光彩。

鸟哨传承人金伟国 “担心没人学‘鸟哨’，更怕学了去干‘坏事’”

松
江

! ! ! ! &月 +日，松江泗泾镇马家厅堂戏台上，张
洪生先将双手举过头顶，示意乐手们准备，伴随
钹打出一声“嚓”，十锦细锣鼓演奏正式开始，
锣、鼓、钹、阮、二胡、三弦、琵琶等乐器同时响
起。

每曲奏毕，台下掌声不断。然而，如果仔细
观察，会发现表演者或满头银发，或两鬓染霜。
非遗传承人张洪生坦言，目前演奏十锦细锣鼓
仅 '&人，最年长的已经 +&岁：“("岁以上的几
位演奏者，有些已经眼花耳聋，仅凭一腔热情支
撑。”

十锦细锣鼓，源自昆曲过场音乐，后来逐渐
脱离去掉唱词，成为纯粹的器乐音乐。至今尚存
的“阳春堂”，始于清代乾隆五十二年（'(+(年），
是松江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吹打班，艺人吹、拉、
弹、打、唱样样精通，擅长京、昆等戏曲，大多数
戏曲功底深厚，演奏水平高超。

然而，十锦细锣鼓曾两次遭遇失传险境。据

载，民国时期泗泾镇演奏过，此后一度绝响。直至
')+&年，全国开展民间文艺普查，在老艺人姚伯
华家中，发现一叠叠纸张发黄、斑驳脱落、边角磨
损的《曲海如山》手抄曲谱，注为清光绪十三年
（'+++年），写有“十锦”字样。专家鉴定、翻成简
谱，一支十锦细锣鼓联合演奏队组建，在前辈指
导下，张洪生等人改良乐器，于 ')+)年上海民间
音乐展示会公开演奏，重现光辉。

然而，由于多重原因，此后张洪生等人又将
十锦细锣鼓搁置了，这一放就是 !"年，又到失传
边缘。!""(年，十锦细锣鼓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年又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再次重
视，重新排练。

现在，张洪生等人培养出三名第七代传承
人，但他们对这项非遗的未来仍然担忧。“现在，
十锦细锣鼓可谓一脉单传，要想让它继续传承下
去，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参与。”

通讯员 乔进礼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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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定小青龙舞龙会 ! 崇明灶花走进校园 向华镇 供图 ! 金山最后的造船师 ! !一脉单传"的十锦细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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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泾十字挑花传承人陈育娥
从“压箱底”嫁妆到走出国门

! 罗泾十字挑花传承人陈育娥!左"


